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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代美国女性主义强调种族、阶级和文化差异性，呈现多元发展的趋势。
本文聚焦多元美国女性主义中的一角———美国印第安女性，从文化传承和历史发展的

维度，挖掘印第安女性中心传统文化，揭示当代印第安女性的边缘现实，以此考量美国

当代印第安民族的女性身份，并探究美国印第安女性文学中的女性主义思想意识。
〔关键词〕美国印第安; 女性主义; 中心传统; 边缘; 延续和发展

美国女性主义，旨在批判男性中心主义，追求男女两性在社会中平等、和谐

的发展愿景。早期美国女性主义运动是以美国中产阶级白人妇女为主导力量，

无意或有意地忽视了美国少数族裔女性受到的歧视、压迫和边缘境遇。于是直

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女性主义者阵营内部才出现了不同种族、阶级和性别群

体挑战的声音，当代女性主义继而开始呈现出多元的发展趋势。不能以白人女

性主义语境中的“妇女”概念来理解所有妇女，因为它无法反映所有女性群体的

生存状况，〔1〕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美国女性主义是不完全的。美国印第安女性

主义正是多元美国女性主义中的一角，具有鲜明的族裔文化和地域特异性。

一、记忆中的中心传统

印第安土著人认为，神话就是真实的历史，讲述并牢记这样的历史是族人神

圣的职责，对于现世的生存必不可少。〔2〕追溯北美印第安的传统神话故事，可找

寻不胜枚举的女性神祇形象，诸如老蜘蛛女( Old Woman Spider) 、第一女( 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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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man) 、蛇女( Serpent Woman) 、谷物女( Corn Woman) 、大地女( Earth Woman) 、
思想女( Thought Woman) 、沙祭女 ( Sand Altar Woman) 、生育水流女 ( Childbirth
Water Woman) 、天空女( Sky Woman) 、变化女( Changing Woman) 等等。土著人

对于女性神祇的信仰是源于历史真实基础之上的，是对她“具体发出的神圣力

量”的崇拜，〔3〕是态度、信念和行动的总和。〔4〕印第安传统文化里，把诸多神灵崇

拜与女性而非男性联系在一起，反映了将女性特征神圣化、美好化的族裔心理现

实，揭示了印第安人真实、神圣、独特的女性中心主义传统。美国印第安女性学

者波拉·甘·艾伦( Paula Gunn Allen) 指出“传统的部落生活方式大多是女性制

的，从来不是父权制的，这样的特征对于所有负责任的活动家理解部落文化非常

重要……不管如何的千差万别，美洲印第安人都将他们的社会体系建立在仪式

的、神灵居中的、女性为核心的世界基础之上”。〔5〕由此可见，女性意象和神祇意

象在印第安传统文化中的联系是必然的，女性和神祇通过神圣的传统的仪式合

体，固定下来，共同构成印第安传统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核心，并在历史和文化中

传承、延续。
追溯和研究女性神祇原型，探究其中蕴含的深刻含义有助于理解北美印第

安传统文化的女性特征和女性意识。其一，印第安女性神祇是女性的生命孕育

力和创造力的神圣化。正如波拉·甘·艾伦所说“我们就是大地。据我的理

解，这是渗透在美国印第安生活中最基本的理念。大地( 母亲) 和人类( 母亲们)

是相同的。”女性是人类生命的孕育者，大地是万物生存的创造者，把两者类比、
融合于“大地之母”的意象，折射出印第安传统文化中女性作为母亲的意象，不

仅是显性的万物生命的创造者，还是隐性的印第安族裔文化的延续者和创造者。
其二，印第安女性神祇体现了印第安女性思想激发的能力。“位于西南的凯瑞

斯布普洛，很久以前女人就是社会的中心……人们称思想女为蜘蛛祖母，认为她

是创造者、是梦幻的存在，她把所有的自然的和超自然的事物编织成为一种存

在”。〔6〕印第安神话独具匠心地创造出“思想女”这一神祇，将神圣的思维能力赋

予女性。女性是思想和语言的传承者，这种思维能力是印第安人的精神灵魂所

在，更奠定了女性中心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基础。其三，印第安女性神祇打破了男

女两性关系对立的意识。印第安文化中女性中心主义传统，不是与美国白人主

流社会的男性中心主义相反的另一种性别压迫，而是一种两性平等的平衡状态。
例如，“变化女”———印第安纳瓦霍人敬仰的女神，面对太阳提出让她作为自己

的伴侣的要求，她机智而又富有哲理地回答:“你是天空，必须一直保持不变，而

我是大地，我随季节而变化。你一直在移动而我保持原地不动，这样，我们相互

完善，让世界保持完整。你和我都有相同的精神特征，我们的价值是平等的，尽

管我们不相同，但是我们是相似的。”〔7〕“变化女”这段诗意的回答，不是女性对

男性不平等地、被动地接受或拒绝，而是在男女处于平等身份地位的基础上，强

调男女两性的差异存在于他们本身的性别特征和社会分工的不同。由此可见，

印第安传统文化中对于男女两性平等、互补、平衡关系的认可和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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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第安女神文化不是完全脱离现实生活的精神信仰，而是源于生活，又紧密

联系和关照现实生活的。女性神祇不仅是女性特征的神圣化，还是印第安女性

在真实生活中平等身份和中心地位的真实写照。传统的印第安社会并没男女性

别的对立、分级，只有社会分工、角色能力的差异。女性因其特有的生命孕育力、
思维创造和语言能力，一直享有平等的身份乃至受尊重的社会地位。历史研究

发现，传统印第安部落大多属于母系社会，女性在氏族事务中行使决策权。米歇

琳·佩桑图比( Michelene Pesantubbee) 研究发现，美国东南部的乔克托族的部落

经济状态长期保持为男猎女耕，且以母系传统为核心。妇女在族群中因为在提

供食物、生育后代等方面不可替代的重要性而成为受尊重的敬爱之人 ( Beloved
People) ; 在庆典仪式和葬礼等群体活动中担任主导角色; 在部族决议中具有很

大的发言权。〔8〕斯科特·莫马迪( Scott Momaday) 谈到基奥瓦部落群体中，植物

性药物有着神奇的魔力，男人充当祭司、药师等角色，而“药物的知识和灵性却

同样由女性拥有”〔9〕，对植物理解和药材使用、掌握的分工，揭示了男性和女性

在氏族社会中拥有平等的身份和地位。特瓦族学者爱德华·齐尔( Edward Dozi-
er) 则指出，西部布普洛部落( 霍皮、哈诺、祖尼、阿科马和拉古纳) 主要“建立在

与外族通婚的母系氏族之上，女人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拥有房屋和田地的所有

权，并流行男方入赘女家的风俗”。〔10〕此外，印第安女性还是家族故事的主要讲

述者。传统印第安人生活里，时常有家族所有男女老幼在忙碌了一天的劳作之

后，围坐在家庭的核心女性人物———往往是受到族人尊重的老祖母身边，听她讲

述部落和家族的故事。族人通过讲故事和听故事的活动聚集在一起，故事成为

印第安人最重要的文化载体，讲故事是继承和延续印第安部族传统的有效策略。
印第安人的智慧、思想、文化和历史在年年岁岁、代代相传的故事里记忆、传承。
故事的讲述者主要为女性，也因此成为印第安语言发展的推动者和部族传统文

化的传承者。

二、被边缘化的现实

自 1492 年哥伦布踏上北美大陆，在美国白人的殖民统治和压迫下，印第安

土著的传统的部族生活开始被打破，传统文化被白人主流文化逐渐蚕食，而其特

有的女性中心主义传统也在白人男性中心主义的冲击下逐渐被取代乃至失落。
传统印第安社会里女性和男性平等地社会分工、受到男性和社会的尊重、男性和

女性和谐发展的社会现象不复存在。究其缘由，印第安部族社会的诸多变化如

土地、宗教和白人父权思想的入侵影响并改变了印第安女性的身份、社会地位和

生活境遇。齐佩瓦学者拉杜克( Winona La Duke) 等人认为，对“土地”占有观念

的改变，是瓦解印第安母系文化的核心原因。〔11〕美国白人殖民者的入侵，带来美

国印第安人居住的地域环境的变化: 人与自然的疏离、边界的划分、土地的失去

和家园的消失。“皮之不存，毛之焉附?”失去了土地，印第安女性失去了赖以生

存的家园，也失去了精神文化上的女性核心价值观，在白人主流社会里如浮萍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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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冲击，飘荡至社会的边缘。波拉·甘·艾伦这样谈及印第安妇女的处境:

“土著妇女依然必须应对一个事实，一个更难于注意或讲述的事实: 如果公众和

个人视美国印第安人这一群体是隐形的话，那么印第安妇女则根本不存在。”〔12〕

宗教方面，美国白人崇拜的是男性的基督文化，男性角色作为创造者取代了印第

安人崇拜的女性神祇。艾伦曾经指出部落女性地位的改变，是印第安部落文化

转变的核心。印第安传统社会的女性意识最直接、最根本的改变则来自于美国

白人的父权思想。父权思想下，把印第安人视为野蛮人，把印第安女性视为劣等

性别，印第安妇女在政治和社会及经济结构中所发挥的作用和价值受到质疑，她

们的地位不再稳固，她们的声音被湮没。由此，印第安女性主义者提出相对于性

别压迫，殖民压迫才是当代印第安社会妇女问题的根源:“我们是美国的印第安

妇女，在这个秩序里，我们是被压迫者，首先是作为一个美国印第安人，作为被美

利坚合众国所殖民统治的人，而不是作为女人。”〔13〕

印第安女性在社会、文化中身份、地位的改变也因此体现在印第安文学中。
印第安女性文学则在文学领域中表达了印第安女性的经历、感受和诉求。正如

不能用美国白人女权主义来看待、理解美国所有阶层和族裔的女性，也不能将其

用来解释印第安女性文学的特异性和探究印第安文学中的女性主义。著名的女

性主义者肖沃尔特( Elaine Showalter) 于 1991 年发表了《姐妹们的选择: 美国女

性写作的传统与变化》，梳理了美国女性文学的发展、演变过程，她注意到因种

族、阶级和性选择方面的差异而产生女性创作的多样性，并指出女性文本的历史

性和多元文化性研究的必要性。肖沃尔特还特别强调，美国女性创作的历史

“必须……学会理解和尊重每个姐妹的选择”。〔14〕

纵观美国印第安文学，并没有一开始就出现类似美国白人文学、美国华裔文

学和美国黑人文学中男性经典作家作品对于女性形象的扭曲、厌女现象描写和

男女作家对峙的局面。在印第安人部族的女性中心传统影响下，印第安人男作

家通常对自己的女性同胞厚爱有加，而印第安人女作家也很少大肆抨击某位印

第安人男作家的父权思想。〔15〕在白人殖民者到来之前，印第安部族尚无自己族

裔的书写文字，印第安人主要是用口述的方式来延续部族古老的传说和自己的

故事。印第安女性文学书写最早可以追溯到 1891 年克里克人索非亚·爱丽

丝·卡拉汉( S． Alice Callahan) 的小说《森林之子瓦妮玛》。它的问世标志着印

第安妇女开始用英语进行文学创作，也意味着白人殖民者无法再继续漠视印第

安妇女的存在。〔16〕自此开启了印第安女性文学发展的第一阶段 ( 1890 － 1970
年) ，即女性意识萌发阶段。印第安妇女写作的目的，在女性意识方面，主要是

记忆和保存印第安女性中心传统。印第安女性文学兴起、成长和发展则发轫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声势浩大的“印第安文学复兴”时期，构成第二阶段( 1970 年

至今) 的女性身份书写。其间，涌现了大量的印第安女性作家，主要有莱斯利·马

蒙·西尔科( Leslie Marmon Silko) 、波拉·甘·艾伦、路易斯·厄德里克( Louise
Erdrich) 、琳达·霍根 ( Linda Hogan) 、伊丽莎白·库克琳恩 ( Elizabeth Coo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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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nn) 、乔伊·哈久( Joy Hario) 、玛丽·托芒顿( Mary Tall Mountain) 和雷娜·格

林( Rayna Green) 等。这一时期的印第安女性作家无论从作品数量上，还是作品

的内涵和其对印第安文学影响意义上都不亚于同时期的印第安男性作家作品。
然而，遍寻当代的美国文学史及其研究，鲜有美国女性作家的作品，更别说美国

印第安女性文学。对于印第安族裔女性作家而言，“边缘”是印第安族裔女性在

白人父权制主流社会里的生活状态，也是印第安女性作家作为精英文化和知识

分子所处的由中心滑落后所面临的困境; 是她们的真正的本性，体现了她们真实

的创作姿态和话语空间位置。〔17〕印第安族裔女性文学的边缘写作是在白人文化

殖民冲击下，对印第安女性境遇现状的考查、女性社会存在缺失的描写、印第安

女性命运的关注及印第安女性身份建构的探索和思考。

三、传统的延续和发展

比较印第安男性文学和女性文学，波拉·甘·艾伦发现印第安男性文学强

调殖民过程带来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所导致的异化和对印第安人消亡的焦虑

感，而印第安女性文学的主题则是延续、适应和存活。〔18〕可见，当代印第安女性

文学较之于印第安男性文学主题，除了族裔意识觉醒和族裔身份建构，更多了对

印第安女性意识和女性身份的关注和思考。印第安女性作家重新审视自己被殖

民化的女性传统文化，并从传统记忆中获得力量，抵抗印第安族裔和印第安女性

遭受的边缘境遇，对印第安族裔和女性的延续和发展，思考得更加深刻，表现得

更加乐观、积极和努力。其中成就尤为突出的是莱斯利·马蒙·西尔科和路易

斯·厄德里克。
莱斯利·马蒙·西尔科，《诺顿女性文学史》中最年轻的一位作家，出生于

1948 年美国新墨西哥州，有着印第安人、墨西哥人和白人的混血。西尔科从小

就喜欢听部落里的人讲故事，并将这些故事最后都融进了她的文学创作。《典

仪》是她获得艺术上巨大成功的一部长篇小说，主要讲述了一个印第安退伍老

兵塔尤怎样通过印第安神话和传统仪典，寻求精神救赎，治愈在白人主流文化社

会里受到的心理创伤，并重新找回生活信心的心路历程。在白人的世界，“很长

一段时间，塔尤感觉自己是一股在白人世界里进进出出的‘白烟’”〔19〕，白人医

生诊断他得了“战争创伤应激障碍”，然而比这种战争心理创伤更痛楚的是他在

白人社会里生活的边缘感和印第安族裔身份的缺失感，这一切让塔尤找不到存

在的意义和价值。若不是遇见了夜天鹅( Night Swan) 和提茨( Ts’eh) 这对既是

母亲又是情人的女神，得到她们的救助和治愈，塔尤几度濒临死亡。在印第安的

女神文化中，夜天鹅是神坛上的女子，她是“没有年龄”的老祖母，是母系氏族的

象征，她的后代都是女子。〔20〕夜天鹅是塔尤的情人，通过灵与肉，在性方面引领

着他，唤醒他灵魂深处爱的能力; 夜天鹅又是塔尤的母亲，使得塔尤找到了灵魂

的归宿，实现了精神的启蒙，完成了成年礼，实现了精神上的新生。和夜天鹅一

样，提茨也扮演着情人和母亲的双重角色。提茨居住地有漫山遍野的黄色的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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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还有塔尤遇见提茨那天她穿的黄裙子，西尔科对黄色独具匠心的运用，无不

暗示提茨是印第安部族传说中拥有神奇力量的黄女人的化身。塔尤寻找走失的

斑点牛标志着他寻求精神救赎旅程的开始，提茨亲自帮助塔尤拯救了牛群; 她还

用所掌握的药理知识救了塔尤的性命; 此外，提茨用身体和爱消除了塔尤的疏离

感和孤独感，唤醒了他在白人社会中失落的族裔灵魂，“他热爱那个创造了万事

万物的女人，他终于意识到她一直爱着他和她的人民”。〔21〕最后，塔尤在提茨的

爱中也变成了一个“黄色”的人，暴雪的茧白已经从他的皮肤上褪去，祖先赋予

他的黄色开始渐渐显露，在命名仪式上，塔尤接受了他的“印第安的名字”，这意

味着他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印第安人，在身份回归中获得了新生。如果说《典仪》
中的塔尤是印第安族裔命运的代表和象征，塔尤在夜天鹅和提茨两位女神的救

助下治愈伤痛，最终蜕变成“黄色”的印第安人，揭示了印第安族裔身份是印第

安人生存的灵魂，而这种印第安人身份的寻求和重建，是借助印第安传统文化的

记忆和印第安女性的神圣力量完成和实现的。
路易斯·厄德里克是 20 世纪 60 年代印第安作家中的杰出代表。她的《爱

药》一举夺得全国图书评论界奖。厄德里克从女性作家的视角，描述了美国白

人殖民统治和父权制文化冲击下，印第安女性的边缘境遇和命运以及她们对自

身女性身份的探索。《爱药》将族裔“归家”的任务聚焦于琼———一个离开了印

第安部族居留地，生活在白人社会里的边缘印第安女性人物，颠覆了印第安文学

中男性主人公“归家”的常规。琼的归家暗示着印第安人的归家是族裔身份和

女性身份建构的双重任务，且彼此联系，相互促进。小说的开篇，琼死于返回居

留地的风雪途中，学者认为是琼肉体的回归; 小说发人深思的结尾则是琼精神的

回归。在小说的最后，琼的儿子———利普夏凝望河水的描写中，厄德里克使用了

意识流的写法。利普夏的记忆如同河水般流淌，回到曾经的印第安人精神家园，

家已是一种集体记忆中的历史和传统。他想起了自己一直不认可的母亲琼，对

琼的理解象征着他对自己印第安根源文化的理解。印第安人精神家园的回归、
印第安族裔文化的找寻和族裔身份的重 建 之 路，一 如“桥 下 的 河 水 蜿 蜒 曲

折”〔22〕，充满艰辛、挫败，却又不乏希望和力量。“变幻莫测的水下”是厄德里克

对印第安人生存现状和命运前途的意象描绘，关于印第安人的归家、印第安族裔

的思考，在《爱药》中她没有也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却书写出自己印第安族裔

的信心和乐观:“所以我只要渡河把她带回家就行了”。〔23〕琼的灵魂已踏上归家

之路，成功与否已不再重要，在厄德里克看来，印第安人重新找回了传统文化的

记忆，并一路前行，如河水般流淌不息。
从女性神祇崇拜，到现实生产、生活中的女性中心地位和身份，美国印第安

传统文化无不强化了女性的力量，突出了印第安人宇宙观中母系的核心价值。
然而当代印第安部族受到美国白人的殖民压迫、文化蚕食和边缘排挤，印第安女

性中心传统也随之被破坏、边缘乃至失落。当代印第安女性在边缘化的现实境

遇中，是选择被同化的边缘，抑或是回归中心的传统? 路漫漫其修远兮! 印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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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在探究族裔和女性身份建构的道路上，也许尚无明确、统一的答案，然而可

以确信的是无法忘却也不能失落的印第安女性中心传统将会照亮印第安女性和

族裔在白人殖民文化里的抗争之路，并给之以无穷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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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ge or Center: American Indian Feminism

Abstract : Contemporary American feminism is diversified w ith race，class and culture． Therefore，
this paper is focusing on a corner of the diversified American feminism American Indian feminism．
The study goes in the dimensions of culture inheritance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t is intended to
trace the traditional American Indian female － centralism culture，study the contemporary American
Indian women’s situation of edges and identity，and explore the American Indian feminist conscious-
ness in its female literature．
Key words: American Indian，feminism ; traditional female － centralism ; edge; renewal and develop-
ment

Xu Xiaoli
Anhui University

On Lao Zi’s Thought of the Order of“Tianxia”

Abstract :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situation，it is an important issue of construction of world
order． China，as the world’s second country，is influenced deeply by Lao Zi’s thought． By analysis，
Lao Zi’s thought of the order“tianxia”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realistic and ideal． Realistic is the
order that for each country，large and small，is self － restrictive，taking other parties interests into con-
sideration and adhering to the doctrine of peace． Ideal is the order that the whole world is composed
of small countries，with the“Tao”as the criterion，adhering to peace，harmony and mutual non －
interference in each other’s order． Thus，Lao Zi’s thought of world order can help us construct a
brave new world．
Key words: Lao Zi; the“tianxia”order; peace

Xu Kai
Shanghai Finance University

On Hobbes’s Social Contract and Its Development

Abstract : The initial prompt of this paper is to criticize Liu Xiaofeng’s claim that Mao Zedong is
the father of China’s Democratic Republic，which relies too much on Hobbes’theory of sovereign-
ty． Through a thorough analysis of Hobbes’metaphysical foundation of his social contract and its
limitations，the paper clarifies the internal relations between sovereignty，civil rights and human
rights，and illuminates the necessity of building a genuine democracy for advancing real freedom．
Key words: Hobbes; social contract; civil rights; human rights; democracy; freedom

Liu Keqi
Lingnan Normal University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Reading Materials of
Private School in Huizhou

Abstract : Private Schools were held everywhere in Huizhou and based on their own practical t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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